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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的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以及WHO倡导下的

全球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干预培训网络运行，催生了现场流

行病学概念，激发了对相关理论和方法的探索［1-2］。我国现

场流行病学培训呈多层次跨部门态势，既有国家和各省市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主导的培训，也有科研院校学位教育和专业

强化，还有军队系统和动物疾病防治等部门开展的培训，现

场流行病学已经从热议、争论和推动进入稳步发展时期。因

此，思考现场流行病学学科理论体系的问题，有助于学科扩

展和应用水平的提高。

1. 现场流行病学相关概念：

（1）现场流行病学定义的演变：在Gregg 主编的《现场流

行病学》第三版中［3］，将现场流行病学定义修改为：主要针对

发生时限难以预料、必须立即做出反应且亲赴现场予以解决

的问题；由于需要采取控制措施、研究设计和方法受到紧急

情况的制约，调查深度可能受到限制。可见，现场流行病学

针对的是应急性问题。正如Strassburg［4］指出，尽管在非紧急

性的流行病学（non-acute epidemiology）和非应急性公共卫生

事件（non-urgent public health problems）调查中，也要进行现

场调查，但这种现场调查的情形不同，现场流行病学主要涉

足应急性公共卫生问题。MacDonald［5］主编的《现场流行病

学方法》中，接受了Gregg的定义，认为从Snow的霍乱调查，

到Semmelweis的洗手降低产妇死亡率，再到Goldberger坏血

病的调查，都是解决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从以上的定义看，

在流行病学衍生出众多分支学科的今天，现场流行病学并非

简单回归流行病学现场调查，而是聚焦于应急性公共卫生问

题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调查和处理。因此，现场流行病学

与流行病学的现场调查应予区分。

20世纪90年代，国内针对流行病学偏重实验，而忽略现

场调查展开学术讨论，笔者提出了现场流行病学定义［6］。本

文予以修订供同行讨论：现场流行病学主要以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解决为目的，采用现代流行病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和

方法，及时做出调查结论，并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现场流行

病学是现代流行病学应用于应急性疾病预防和控制实践，同

时汲取传播学、实验科学、法律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危

机管理等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流

行病学分支学科。

（2）现场流行病学相关概念辨析：国外多数学者认为，现

场流行病学、皮鞋流行病学（shoe-leather epidemiology）和干

预流行病学（intervention epidemiology）是同义词，而与应用

流行病学（applied epidemiology）的含义有所区别［7-10］。 20世

纪 90年代之前，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流行病情报服务

（Epidemic Intelligence Service，EIS）培训项目称为应用流行

病学培训［7-9］。应用流行病学与研究型流行病学（academic

epidemiology）相对应二者的主要特征不同［10］。90年代之后，

各国类似EIS的培训兴起，并成立了全球培训联盟，现场流

行病学概念诞生［1］。皮鞋流行病学源于美国 EIS 创始人

Langmuir，强调应急性公共卫生问题调查和处理，必须走入

人群现场，甚至不惜把皮鞋磨穿［10］，可谓现场流行病学的俗

称。干预流行病学伴随着欧洲各国推行的相应培训项目而

诞生，强调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采取控制措施

的重要性［11-14］。

另外，也有认为，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就是传统流行病学

的暴发调查。仔细分析，二者具有诸多的不同点，这是由于

现场流行病学是在暴发调查的基础上扩展而来，顺应了经济

社会发展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调查和处理的要求，除流行病

学方法外，还汲取了相关边缘学科的方法。

2. 现场流行病学理论体系：现场流行病学定义基本明确

之后，意味着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得到确定。作为流行病

学的分支学科，需要进一步明确学科体系，深入开展理论和

方法的研究，提高应用水平。

（1）现代流行病学理论：现代流行病学理论和方法是现

场流行病学的根基，应传承现场调查的本质，汲取群体观念、

对照原则、病因学理论、偏倚和混杂理论、传染病流行病学

“三环节两因素”理论等。

描述流行病学是现场流行病学最重要的理论框架。在

流行病学研究和实践活动中，描述性研究远远多于分析性工

作［15］，而公共卫生监测理论和方法是现场流行病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建立并确保监测系统正常运行，是现场流行病学工

作者的常规性工作。由于分析流行病学是在慢性非传染性

疾病病因学研究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等应急性问题时，需要作出适当的调整。例如，早在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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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外学者就注意到了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在暴发调查中的

应用问题［16］，尤其当暴发的高危人群尚未确定，或疫情波及

到社区人群时，病例对照研究更加高效。国内近年开始重视

应急性公共卫生问题的病例对照研究，积累了一定经验，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病例对照研究目的、对象选择和结果解

释具有自己的特点。以下提出二者主要特征的比较（表1）供

进一步思考。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危机管理理论：纵观各国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的形成和发展，2001年的生物恐怖和

2003年SARS疫情都是里程碑性事件，也正好与现场流行病

学学科扩展的过程相吻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概念和特

征、结构和功能、体系和机制等理论及方法，应该被现场流行

病学工作者所熟知。还应该汲取危机事件和危机管理的概

念和特征，危机管理体系构建理论和方法，从更宽泛的时间

外延和更高的视角认识和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场流

行病学工作者常常要扮演决策者的角色，只有具备了感知危

机的能力，明晰了非程序化决策的特质，才能准确定位并采

取高效措施。

（3）传播学理论：风险沟通和传媒互动对控制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防止其演变为危机事件具有重要意义。近10余年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成为新闻媒体重点传播内容之一［17］。国

外学者在突发事件时公共卫生工作者与社会媒体的系统整合

方面，提出利用媒体传播信息，并且双向性收集公众信息，可

激励公众采取公共卫生行动［18］。更多的研究致力于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对中，公共卫生部门与医疗机构密切交流［19］，以及

与社会公众适时互动，从而完成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管

理［20］。国内新闻和传播学界研究发现，虽然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也划归传播学的健康传播范畴，但新闻理念进一步向受众

本位演变，保持了多元化的关注视角和理性适度的报道状

态，注重个体关怀和分阶段设置议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传播学特征，应该受到现场流行病学界的关注。

笔者曾探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传播学理论的应用，

试图回答何种传播学理论和方法适用于现场流行病学的问

题［21-22］。发现传播学的健康传播理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

闻价值性理论、政府卫生部门和媒体的博弈性理论等，有助

于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认识媒体为什么关注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问题。而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二级传播理论等，

回答了媒体如何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然该研究结果

仅囿于初步，还望更多同行探讨。

（4）现代公共卫生实验室技术：在整个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对过程中，如病例的诊断和治疗、传染源和传播因素的

追踪、疫情波及范围和高危险人群的确定、传播途径的阻断、

特异性控制措施及其效果评价、监测系统的调整等过程中，

实验室检测技术必不可少，由此又区分为常规性和应急性检

测。应急性实验检测是一系列的概念，包括应急性网络实验

室的构建和应急性实验技术应用，微生物、理化和毒理、媒介

生物、放射防护等应急性检测技术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现

场流行病学工作者不应忽略上述进展。

近几年，国外重视强化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中的实验

室技术。如非洲区的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23］，将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发现、反应、调查、评估和监测等过程中的实验室检

测作为核心能力，同时对实验室人员进行培训［24］。WHO等

国际组织，利用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等各种中短期培训，

也在全球探索加强公共卫生实验室能力建设的机制，提高应

对全球性传染病和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25］。我国

一些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也注重了实验室检测能力的提

高，甚至专门针对实验室检测技术人员举办培训。国内外的

经验说明，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更应该具备必要的实验室检

测能力。

（5）现场流行病学的法律支持：包括各种法规条文，也包

括刑法和民法相关条款，赋予了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的职责权

限和采取措施的法理依据。例如，艾滋病实名检测就面临着

隐私权和知情权的选择；又如，SARS和甲型H1N1流感大流

行时，行政强制、患者隔离、接触者观察和检疫等，都涉及公

共利益与私权的法律平衡。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有可能成为司法判决的证据。

早在中毒性休克综合征的法律诉讼后，流行病学与刑法民法

的结合诞生了法律流行病学（forensic epidemiology）［26］。美

国炭疽生物恐怖袭击的应对实践，进一步发现，将流行病学

方法应用到犯罪现场侦破，同时将刑事侦查中的证据链等理

论和方法应用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场调查，确定事件的原

因和事件背后的犯罪意图，是法律流行病学的目的；现场流

行病学工作者与刑事侦查等强制执法人员的共同参与和密

切配合，是法律流行病学的特点［27］。蓄意性投放化学物品，

造成食品污染引发食物中毒或食源性疾病的暴发，并采用法

律流行病学方法成功调查处理的案例及其强化监测系统的

建设，在国外已有报道［28-29］；该方法也扩展到了诸如药物中

毒等相关领域的研究［30］。近年来，我国蓄意投放化学制品造

成的食物中毒案例时有发生，成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一。

该类事件起初总是呈现食物中毒的表现，但扩散过程和社会

影响又具有刑事案件的属性。研究发现［31］，现场流行病学调

查和刑事侦查具有相似的流程，良好地配合可以相互受益，

但二者的过程和思路也有所不同。可以预见，针对蓄意破

坏，尤其是在生物生化恐怖事件的应急应对中，法律流行病

学将会有更多的内容被填补。国外已有法律流行病学的专

著出版［26］，其理论和方法无疑将成为现场流行病学的重要内

容，期待更多的国内同仁关注此进展。

综上所述，现场流行病学作为流行病学的分支学科，已

经悄然形成。如果认为流行病学应用到人群调查就是现场

流行病学，并顺便冠以“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的做法，难免过

表1 现场流行病学和传统流行病学中的病例
对照研究特征比较

特征

针对问题

危险因素

暴露因素

波及人群

现场流行病学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应急
性问题

暴发和传播因素

作用时间短

局限

传统流行病学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等非应
急性公共卫生问题

发病因素

持续时间长

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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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肤浅。如果认为流行病学理论应用到疾病控制实际就是现

场流行病学，也明显忽略了分支学科的交叉性。如果认为用

流行病学理论和方法解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是现场流行病

学，也不能有效的应对可能的危机。从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各

步骤可能采用的主要学科理论和方法（表2），可以进一步看到

现场流行病学所具有的学科交叉特征。我国现场流行病学培

训项目启动较晚，但拓展的速度和影响令人瞩目［32］，从SARS

到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应对历程，已显见其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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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各步骤涉及的主要学科理论和方法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步骤

现场调查的准备

确定问题的存在

核实诊断

病例定义和病例搜索

三间分布分析

形成假设

验证假设

进一步调查

采取控制措施

展示调查结果

主要学科理论和方法

管理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理论和方法

疾病监测和公共卫生监测

临床医学

个案调查

描述流行病学

流行病学病因学

分析流行病学、疾病侦查或法律流行病学

实验室检测技术

传染病流行病学，危机管理学，传播学，决策学

管理学，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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